
观点

封面

■收藏周刊记者 梁志钦

2023.1.1
星期日
责编：曾贵真
美编：梁 瑛
校对：任倩妮

13

“那个时候国画系的学生
都要背诗词”

收藏周刊：您在研究上把黄宾虹与

潘天寿进行了对比，他们既有相异之处，

又异曲同工？

潘耀昌：他们有一个共同点，这里我

用了中国书画的概念，“中国书画”并不

是中国的画和书法，而是一种宋元以来

文人之中产生的一种新的绘画形式，就

是把书法、篆刻和绘画构成一起的艺术

形式。美术学院引进的是西方教学法。

解放初期，潘天寿十分抵制西画，因为他

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美专的教学当

中，已经尝试过西画那套画石膏、讲透视

的体系，并验证这跟中国画存在冲突。

所以，解放初期，艺术受到苏派的影

响，学院教学用西方素描透视形成的话

语体系来取代中国画。但中国书画是无

法用西方文艺复兴所形成的素描透视的

方法去解读的。书法是我们独有的，诗

书画印合一更是独一无二，而且中国画

历代经过收藏家或文人鉴赏并落下题

跋，更形成了跨时空、跨文化的艺术品。

因此，单用西方的概念来读中国画，那是

读不通的。

所以，潘天寿中国画教学上推行了

“中国书画”教育，在课程设置上把书画

与诗词结合在一起，甚至古代文学、哲学

都要求，融合儒、道、神思想，一起教给学

生，所以，那个时候国画系的学生都要背

诗词，他们的字也写得很漂亮。

收藏周刊：潘天寿发现“画石膏、讲

透视的体系，并验证这跟中国画存在冲

突”，具体是怎样的冲突？

潘耀昌：潘天寿是出于对民族文化

的捍卫，因为西方的学院教育太强势，想

要把以笔墨为基础的中国画同化掉，笔

墨变成了素描，他认为这是对国画的一

种威胁。他一直强调笔墨和线，因为中

国画离开笔墨离开线，很大一部分的趣

味就没了。而黄宾虹是看到了西方艺术

家已经把眼光转向了非西方的文化，例

如非洲的、亚洲的。所以，他是出于一种

民族的自信，他看到了“东学西渐”。他

很包容，甚至认为将来艺术不用分东西。

我觉得潘天寿和黄宾虹看到的西方

艺术是站的角度不同，一个是文艺复兴

透视话语体系，一个是西方现代艺术的

“东学”转变，所以，他们得出了不同的结

论，但相通的是两个人都以笔墨为基础。

有人说黄宾虹是传统的延续，实际

上它更体现了一种中国的现代。现代性

的解读话语权也不完全是西方的，中国

绘画也走到了现代。

中国画的发展越来越丰
富，也在走向现代

收藏周刊：您强调黄宾虹既传统，但

又“现代”，这应该如何理解？

潘耀昌：黄宾虹一定意义上是民国

时期的一个“杂家”，曾从事编书，又研习

诗词歌赋甚至到故宫做鉴定，又受徽州

学派的影响，也卖画，早早就进入艺术市

场，跟西方人也有交往，并获得了很多信

息，因此，他不纯粹是一个画家。他知道

了西方的艺术观念也在变，传统透视素

描话语体系已被动摇，恰恰又跟文人画

的观念相通。

二十世纪的中国美术界不但出现了

潘天寿、黄宾虹这样的大家，还包容了刘

海粟、林风眠、徐悲鸿，他们在笔墨方面

都有自己的建树，所以，中国画的发展越

来越丰富，它的内涵和外延越来越扩

大。从这个意义上，国画也在走向现代。

收藏周刊：有人认为黄宾虹甚至受

到了印象派的影响？

潘耀昌：我觉得这种说法不严谨。

虽然我们几乎可以肯定黄宾虹知道甚至

见过印象派的作品，从他的画里也可以

发现一些印象派的蛛丝马迹，比如他的

笔墨，那些“点”的笔触跟中国古代绘画

点苔法相近，点苔法本来是完善画面用

的，它一般是表现石头上的斑点或青

苔。但黄宾虹的“点”有时候并不附在形

体上，而是甚至点到天空去，这个就确实

是抽象了。

收藏周刊：有点像新印象派的修拉

点彩的感觉？

潘耀昌：对的，它的造型都是一笔一

笔，跟印象派的笔法、笔触很相近。西方

艺术印象派之后，对笔触的追求尤为强

化。但这一点恰恰是我们很传统的东

西。黄宾虹从这个角度看到了印象派之

后的西方现代派与中国传统文人画强调

用笔的相同之处，这也是东西方文化交

流融合的特点，但不能因此就说黄宾虹

受到了印象派的影响。

在西方美术史里，他们会把东方的

一些画家的风格往西方美术史的框架里

套，把黄宾虹看成相当于印象派的某位

画家，有时候也会把清代王原祁比喻成

塞尚，但并不是这么回事。

有时候西方学者这么做的目的只是

为了让西方普通人听得懂，因为他们多

数看不懂中国画。

既要学黄宾虹的文化自
信，也要学他的批判眼光

收藏周刊：您认为黄宾虹的艺术“现

代性”还体现在什么地方？

潘耀昌：在中国书法史上，碑的崛起

是现代的，而黄宾虹以碑学入画则更为

现代，因为这是传统上没有的，跟古代的

以书入画是有区别的。他的作品确实让

中国画有了一个新的发展。因此，我们

用现代性来解读黄宾虹以碑入画的探索

是完全可以的。

收藏周刊：顺着中国画的发展脉络

来说，可以说黄宾虹把中国画推向了另

一个高峰吗？

潘耀昌：我觉得是可以这么说的。

当年他被浙江美院（现中国美院）聘任的

薪酬是月薪520元，这在当年浙江美院最

高工资。说明当时的学术界认同他的地

位是非常高的。

他不光是一位画家，仅仅通过他的

书信就可以整理出论著，里面深刻反映

了他的学术见解。潘天寿曾提出中国书

画的“三绝四全”（“三绝”指诗、书、画，加

上印称“四全”），黄宾虹就是一个实践

者。他的作品很多题跋和书信内容全是

他的理论。

收藏周刊：您认为年轻的画家应该怎

么去看待这样一位前辈？或者说黄宾虹

身上有哪些地方值得后学去继承学习？

潘耀昌：这个面就比较宽，我觉得他

确实体现文化自信。改革开放以来，我

们受西方文化影响太大，背的包袱也太

多，大部分人到西方交流后，几乎都把西

方的今天看成是我们的现代，甚至未

来。导致在我们的课堂里全部都是翻译

介绍西方的理论，盲目地邯郸学步。

等到西方有些批判出来，我们又跟

着改。感叹有些学者对西方了解并不

够，这是需要当下的我们反思的。实际

上，黄宾虹早就看穿了一切，他表现出来

的就是文化自信，当然，潘天寿也是一种

自信，他们都发现了本民族的艺术特色。

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最需要的是一

种批判意识，尤其对西方的一些理论，我

们不能照搬。我发现不少译作最大的问

题就是没有批判，面对一些西方名家，到

底要不要把他的东西全部翻译过来，但

这个名家有没有缺陷，是不是一个代表，

值不值得向年轻人推荐。例如现在不少

人张口就是福柯，以为自己就懂福柯，但

是福柯有哪些缺点？这些人不知道。

实际上，读过原著就会发现他们很

大的缺点，很大的局限，而且他们的数据

是从西方社会得来的。现在最大的问题

是，翻译书只管翻译，没有教会中国人怎

么读西方的东西，怎么批判地去看一个

外来的画家，如果一个艺术家没有批判

的眼光，那么他怎么创新呢？

所以，我觉得要学黄宾虹，首先是两

个方面，一个是文化自信，一个是批判的

眼光。

著名美术史家潘耀昌：

黄宾虹以碑入画即是中国画的现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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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在杭州举办的“不朽的遗
产：黄宾虹与二十世纪中国美术”学
术研讨会上，著名美术史家潘耀昌从
比较中发现潘天寿与黄宾虹的异同，
从不同中找出黄宾虹的独特之处，对
此，他在接受收藏周刊独家专访时表
示，要学黄宾虹，首先是两个方面，一
个是文化自信，一个是批判的眼光。

我曾写过文章批评北京的画家学黄宾虹。我说，你们太不尊重黄宾虹了，也太不

懂黄宾虹了。北京有些人看不懂黄宾虹，学一个死一个。浙江学黄宾虹的第一代人，

学不到位，第二三代就开始没有人学了。所以，黄宾虹是个大陷阱，责任不在黄宾虹，

在于学他的人。面临这个陷阱，你不能跳过去，就麻烦了。 ——浙江画院院长孙永

■黄宾虹《黄山汤口》

■黄宾虹1955年作，南高峰小景

■作潘天寿的《鹰石山花图》在中国嘉德
2015春季拍卖会以2.79 亿元人民币刷新了
潘天寿画作拍卖纪录。


